
老屋门前有一口水塘。靠近门口塘岸边，有一排斜卧

水面的老杨树。小时候我常坐在门边方石墩上，痴痴地看

天，看路上过往行人。后来，也常看老杨树和树下水面。某

个偶然时刻，视野里突然出现一道彩色闪电。待看清时，才

明白那是一只鸟快速飞过形成的轨迹。鸟从树上飞下来，

飞得极快，箭一般刺破水面。它没在水面片刻停留，破水面

后立即昂首斜飞上去。我都没来得及看清那鸟长啥模样，

只感到它疾飞轨迹上闪现彩色光亮。

我很惊奇，转身问奶奶，那是一只什么鸟？奶奶坐在门

外晒太阳，她也望见了那种急速飞去的鸟，不假思索地告诉

我，那是打鱼翠。为何叫它打鱼翠？当时，我已知的鸟名里，

不过麻雀、喜鹊、斑鸠和鹭鸶之类，没这种三个字的鸟名，听

起来它不像是鸟的名字。我问奶奶，奶奶轻描淡写地给我

答案，它以捕鱼为生，身上又有与众不同的翠绿羽毛啊。

奶奶的话我听明白了，这个鸟名源于鸟的特性，区别于

其他鸟类的特点。有了那次仿佛“闪电”的记忆，又听说那

个“闪电”的主体名叫打鱼翠，我便对门前水塘边老杨树多

出一些关注和期待——什么时候再从老杨树上射出一道“闪

电”。老杨树没让我失望。它差不多就是我后来想象中的

梧桐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在我

读过《诗经》之后，梧桐引来凤凰，老杨树引来打鱼翠。次

日，我便在一棵老杨树上，发现一只似曾相识的鸟。那只鸟

块头不大，比麻雀略大一点，但它比麻雀漂亮多了。它有细

长的喙，喙是铁的颜色，想必也有铁的坚硬。它的头部，或

曰两边脸颊，生有绿色羽毛。那种羽毛很抢眼，散发着宝石

般晶莹的亮光。它的背部是灰色，腹部是土红色。一双脚

爪牢牢抓住伸向水面的杨树枝，一双眼睛定定地盯住水面。

奶奶，那是打鱼翠吧？奶奶抬起右手，五指并拢，横遮

在额头上，顺着我手指去的方向看了看，轻声对我说，是的，

那就是打鱼翠。我当即起身，欲去老杨树底下，近距离观察

树枝上的打鱼翠。奶奶却拽了拽我的衣角，低声说，别过去

捣乱，鸟在有事呢。

我忍不住，还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了。站在树底下，看

树枝上的打鱼翠。那只鸟儿真是好看，在那之前我没见过

那么好看的鸟儿，我在树下看得屏声静气。那只好看的鸟

儿，似乎太专注，眼睛只看水面，好久没注意到树下有人。

后来，我忍不住小声咳嗽，惊动了枝头的鸟儿。那只打鱼翠

倏地一下，斜飞出去，穿过水塘上空，一个小黑点渐行渐远，

很快在空中消失。奶奶笑着说，你坏了打鱼翠的好事，让它

饿着肚子回家。我问奶奶，它的家在哪？奶奶说，她也不知

道，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她从没见过打鱼翠的窝。

是的，在吾乡，麻雀窝、斑鸠窝、喜鹊窝，随处可见，我至

今也未见过打鱼翠的窝。当时，听奶奶说打鱼翠的家很远，

我就想到，它的家会不会在天上？它像一只神鸟，不可能像

麻雀一样，将窝搭在人家低矮的屋檐底下。之后，我就常常

盯着水塘边那几棵老杨树。好多次，我在树下安安静静地

看树枝上那只好看的鸟儿。鸟在树上看水，准确地说，鸟是

在看水里的鱼。有小鱼游到水面，它便俯冲下去，将长长的

尖嘴，刺向水中游鱼。可惜我所见多次，打鱼翠都是扑空。

在我有关记忆里，未存这样的画面——拍水而起的打鱼翠嘴

里叼一条小鱼。

那些日子，我好像跟打鱼翠交上了朋友，想看打鱼翠，

便有一只漂漂亮亮的打鱼翠守望在老杨树枝头。每次都在

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我看树上的鸟，鸟看水里的鱼。一

样的看，不一样的原因。我看打鱼翠，是因它美，我在欣赏

一种上天赋予的美。打鱼翠看鱼，是因它饿，它要活命，想

吃水里小鱼。看过多次，我曾以一个孩子心理得出结论，做

一只鸟不容易，这么好看的鸟竟也空着肚子。后来，门前池

塘干涸了，好些年不蓄水。每次回家，我都去塘边溜溜，希

望遇见打鱼翠。打鱼翠似乎生气了，不像从前那样配合我，

我一次也没见到。

最近回家，我在塘边一棵杨树上见到了久违的打鱼

翠。它像一个胆小害羞的邻家小姑娘，一见生人便扭头而

去，连水中的鱼也不盯了。两年前，池塘清淤整治后重新蓄

水。老杨树没了，新栽了几棵小杨树。上小学时读过一篇

课文，题为《翠鸟》。那时，我才知道打鱼翠学名翠鸟。

其实，我更喜欢“打鱼翠”这名字。它有动感之美，在我

记忆中，它是一道闪电。

初夏时节，是月季、蔷薇的花期，它们盛

开在山野，盛开在篱笆庭院，也盛开在朋友

圈。打开微信，满屏都是微友的晒花拼图和

视频，花儿们姹紫嫣红，百媚千娇，热烈奔放，

摇曳生姿——何止是盛开，简直是爆燃。

被满屏的爆燃吸引，双休日，赶到朋友圈

中晒得最热烈最繁盛的一家别院花园赏花，

却没看到花。呈现在眼前的，是青翠的蔷薇

枝叶和秃了顶的花梗，地上还残留着浅白中

透着粉红的花瓣。别院的主人是一位退休老

教师，他微笑着说，你来晚了，花期结束了。

我感到遗憾。老教师望着一院青翠，不

紧不慢地说，再繁华的花事，都是生命的过

场；再热闹的喧嚣，到头来都将沉寂。把俗世

看淡，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虽没看到花，但主人的一番话，早已胜

过一院的繁花。是啊，花开得再繁华，再好

看，都只是过场，被繁花遮眼，往往会迷失

方向。

袁隆平院士生前不为“繁花”所动，他在

接受采访时说：“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

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要那么多钱做什

么？那是个大包袱。”“我不愿当官，‘隆平高

科’让我兼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不因浮

华所动，一生专注于杂交稻科研，终成杂交稻

之父，世人为之景仰和敬佩。

我想起了曾经倾注了大量精力现已成为

过场的博客和论坛。

十几年前，我注册了网易和新浪博客，又

在当地一家人气爆棚的网站注册了会员，发

表日志、说说、图片和文学作品。那时候人家

忙着在网上种菜偷菜，我则忙着更新博文和

论坛帖文，忙着回复网友的留言、纸条、评论，

忙着回访网友的博客和论坛，忙着交流互

动。为了增加吸引力，我在博客主页上添加

了一千多条报刊网页电子版链接，并及时更

新。我很在意点击量和关注人气，每天都要

抽出时间泡在博客和论坛里，就连春节也不

放过。连续多年坚持下来，我的博客等级达

十八级，访问量五十多万，关注人气超过五

千，论坛帖文多次被加精推荐，博友也有好几

千，感觉挺有面子。而现在，博客和论坛早已

懒得打理，连登录密码都忘了，它们像断线的

风筝，不知什么时候飘飞在茫茫网海中。

忽然觉得有些气馁。把大部分业余时

间花在网络上，每天登录、转发、求关注，盼

着阅读量攀升，待阅读量、人气真的上去

了，却感到索然无味，成了鸡肋。花费了那

么多精力，它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为曾经

的幼稚感到可笑。

博客、论坛的喧嚣归于沉寂，然而新的

喧嚣悄然登场。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

风。随便点开一个微信群，都能看到一长串

自媒体链接推送。一开始图新鲜，点开阅

读，但读过三五次之后，就腻了，如同嚼蜡，

徒耗时间与精力。我把这些群消息全部设

成免打扰，如果没有@我的内容，一律长按

删除。

进入5G时代，一部手机足以抵下千军

万马，海量信息，轻松一点就出来。信息爆

炸，网络便捷，我们并不缺阅读素材，而缺少

思考的时间，或者说，缺少思考。如此看来，

那些到处转发求关注的自媒体公众号，将来

会不会是继博客、论坛之后，再次飘在茫茫

网海中的风筝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所有的花事，都是生命的

过场；所有的喧嚣，都将归于沉寂。

阴雨。本来这个时节，也是秋雨绵绵

的。欣欣然来，是一听学长高语。学长多识，

高语惊天人。曾引觅心中的彼岸花。我还想

看看一树映红的乌桕。在一个颇类农家院落

里，小酌中欢笑，仿若春光满屋，阴雨也就不

在话下。夜深了，小屋灯亮着。学长关于青

铜文化遗产的构想，仍在低吟回响中。山不

高，长满杂树。一溪从中跌落。雨生雾，雾装

点此山。小溪、石桥、洞天，无论何往，都伴着

水流淌的声音，和山雀的吱呀。

早行时，还担心雾大，难以返程。心想，

事催人，天留人，也好，留下来尽享天作之

境。哪知，阴晴无定，太阳竟从雾中跳出，白

金般的光，似照亮，似驱雾。连个借口也没

给我。我抓紧顺着十二景指引，走了走。乌

桕叶迎着白金似的日光，亮出叶，一树染

红。一塘的莲，随性，似主人况味。低

伏的茶花，野野地开。蜿蜒的路，四散

开去，我被牵引着。在天的映照下，落

了叶的枝干肆意伸展，组合成各种造

型。在这个时节迤迤示人，我亦迟迟不

愿归去。

行至中途，雾又浓。车速降至二

十。两边的山，被雾笼罩。这就是仲秋

江南。再行，太阳驱散了雾，满世界亮

堂堂。在我心中，占满的是，学长的铜

陵、芜湖、池州青铜文化弘论。他弘论将此

申报世界文化遗址公园。学长，以学兄长，

长我三月，恰好一季。以学富五车、才高八

斗称贤达。身材修长，谦谦君子，胸有丘壑，

寻常中析出大智慧。对古徽州文明、江南青

铜文化，都有独特而深邃的领悟，他的努力

至深至诚。

在我心中，占满的还是一方浅浅的塘、随

性的莲和那几近真人的庄主。庄主，杨树根，

南陵人。少时，外出闯荡，于业有成。十五年

前，山庄新起。只见他，精干快语。而今，山

庄已成十二景，景景引人入胜。他不记得我，

我还清晰记得他，执着而坚毅。经历了岁月

的磨洗，他归于真，人如其名，根植于土，旺盛

生长。真切得像山中任一草一木一莲，连说

话的声音也像大地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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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鱼翠
■ 安徽合肥 王张应

过场
■ 安徽桐城 疏泽民

一塘的莲，随性
■ 安徽芜湖 丁祖荣


